
楔子 男主已死，有事燒紙 

三月初十，丞相府內一片縞素，哀慟震天。 

鍾若晴跟在父母身後，剛進門就被一個丫鬟迎頭撲上，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哀嚎道：

「少奶奶妳可來了，我們家少爺他……他死得好慘哪，嗚嗚嗚嗚！」 

鍾若晴嘴角微抽，還沒來得及說話，卻見那丫鬟一口氣提不上來，竟然哭暈了過

去，而蘇家下僕們則是訓練有素地一擁而上，飛快地把人架起拖走了。 

再看院子裡，前來弔唁的人幾乎要排起了長隊，多半是姑娘，並且每個人都比鍾

若晴看起來更像是死了未婚夫婿的模樣。 

指尖攥緊了袖口，鍾若晴感覺心情複雜。 

今天是蘇門錦下葬的日子。 

若要問蘇門錦何許人也，僅用一句「丞相獨子」來概括是遠遠不夠的。 

韋莊的《菩薩蠻》中有一句說得好——「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這便是蘇

門錦生前最真實的寫照。 

想當年他一襲青色長衫，打馬自街市上悠然而過，眉眼俊逸，氣度風流，嘴角一

抹淺笑徐徐漾開，更是連帶著三月的春風都添了幾分甘醇，直讓人心醉。 

且不說那副誤了多少姑娘終生的皮相，單看他那一手妙絕天下的草書，對於京中

名流雅士而言也已經是萬金難求的了。 

他若還在世，只怕洛陽城裡大半的姑娘每日還在盼星星盼月亮，指望著他和鍾家

的婚事最後能出個啥意外，好給其他人留點念想。 

只可惜如今連婚事帶人一齊沒了，她們只好捂著碎成渣渣的少女心蜂擁前來，只

為看心上人最後一眼。 

然而和這些哭得梨花帶雨的姑娘們相比，還沒成婚就直接從「準少奶奶」化身為

「準寡婦」的鍾若晴，此刻卻平靜得有點對不起她的身分。 

她的神情裡有不安，有糾結，有困惑，有茫然，卻唯獨沒有半點悲傷的痕跡。 

「哎，當真是可惜了門錦這樣的一個好孩子啊！」遠遠地望向靈堂，鍾老爺站住

腳步，搖頭歎息，「前不久還好好的，怎麼轉眼就……天妒英才，天妒英才啊！」 

鍾夫人在一旁攥著帕子抹眼淚，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見爹娘這就哭上了，鍾若晴張了張嘴，剛要開口就見母親一個抽搭，終於忍不住

伏在鍾老爺的肩頭哭出聲來，她只好撇撇嘴，把話嚥了下去，再找機會。 

但以她的身分，出現在此地自然是格外的引人注目，眼瞅著越來越多的目光朝自

己投來，鍾若晴琢磨著，這時候如果太無動於衷似乎也說不過去，便只好掏出帕

子遮住臉，裝模作樣地哼哼了幾聲。 

鍾若晴素來以「演技派」自居，可一想到膈應在心裡的那件事，不管怎麼用力，

偏偏半滴眼淚也擠不出來。 

正此時，蘇家二老頂著通紅的眼眶從遠處快步走來。 

蘇鍾兩家雖一官一商，但世交已久，又是姻親關係，如此情形下見了面，自然又

是一番唏噓，互勸著節哀。 

「哎，咱們晴丫頭也是好孩子，」蘇夫人拉住鍾若晴的手一遍遍輕撫著，啞聲道：



「怪只怪門錦和我們蘇家沒這個福分……」話未說完，又忍不住低頭抹眼淚。 

蘇丞相在一旁也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歎氣。 

木已成舟，再說什麼也無濟於事，兩家人漸漸地沉默下來，只餘下周遭高高低低

的哭聲，把氣氛渲染得無比沉重…… 

鍾若晴終於忍無可忍了。 

從進門開始，那句話就跟魚刺似的卡在喉頭，吞也不是，吐也不是，再不說，她

真的快要憋死了！ 

「蘇伯父，蘇伯母，請務必節哀！」眼瞅著附近沒有外人，她索性上前一步，低

聲道：「不知二老是否想過，如果蘇門錦……他沒死呢？」 

此話一出，其餘的四人俱是一愣。 

既然話已開了頭，剩下的就沒什麼好顧忌了，鍾若晴清清嗓子，豁了出去道：「實

不相瞞，其實我三天前還見過他，他就在——」 

話沒說完，卻已經被蘇相打斷。 

「晴丫頭，我知道妳同門錦是打小積累起來的感情，非旁人可比，」他又歎了口

氣，語重心長地道：「可是人死不能復生啊孩子，可千萬要想開些！胡思亂想，

思念太甚，可是要傷身子的……」 

等等啊蘇伯伯，我、我沒有思念太甚啊，我只是…… 

鍾若晴呆住，還來不及為自己申辯，那廂蘇夫人已經接過了話頭。 

「晴丫頭，門錦的屍身可是我們親眼看著從河裡打撈上來的，現在就躺在靈堂的

棺材裡。」說著，她用力將她手裡的帕子攥緊了幾分，瞬息功夫已經泣不成聲，

「我還記得、還記得那時候他的身子冰涼冰涼的，全無一點溫度，那模樣……我

每天夜裡都會夢見……」 

說著，二老已經抱頭痛哭了起來。 

見此情形，鍾若晴傻了眼，她總不能請蘇家當場打開棺材看看人在不在裡面吧？

思來想去，只好轉向自己的父母，語無倫次道：「爹、娘，千真萬確，你們要相

信我，我真的……蘇門錦他……他……」 

「孩子啊，門錦已經去了啊！」鍾夫人卻撲上來，一把將她摟進懷裡，哭道：「雖

然妳這幾天一滴眼淚也沒掉，可娘知道妳心裡難過，別鑽牛角尖也別把苦憋在心

裡了好嗎？要哭就哭出來，可千萬不要一個人胡思亂想鑽牛角尖啊！事已至此，

妳若再有個三長兩短，為娘可要怎麼活啊……」 

我我我……我真的沒有想他想瘋了啊，娘親妳聽我解釋好嗎……我沒哭不是因為

憋著，是因為他沒死啊啊啊！ 

眼看著三人已經哭作一團，鍾若晴真心感覺到了深深的無力，她從鍾夫人的肩膀

上抬起頭，懷著最後的希望看向自己父親。 

四目相對，鍾老爺沉重地歎息一聲，「孩子，妳的苦爹明白，回去爹一定給妳請

個好大夫看看。」 

鍾若晴：「……」 

為什麼寧可覺得她有病也不相信蘇門錦沒死，這真的是親爹嗎？ 



雖然這世上模樣相似的人確實是有的，也雖然她三天前撞上蘇門錦的地方……確

實有點詭異，但鍾若晴卻十成十地肯定，那絕對是他本人無誤！ 

她跟蘇門錦青梅竹馬十六七年，那混蛋就是被碾成了渣渣扔進垃圾堆，她也能精

準無誤地把人給扒拉出來。 

何況他只是改了個頭換了個面而已？ 

可現在的問題是，就算她確信那人是蘇門錦，可也要有人信她才行啊…… 

第一章 在下姓李，大名狗蛋 

京城西南二百里，清晨的清宏書院正沐浴在一派寧靜祥和氛圍中。 

山長段懿尊撚著白鬍子走出房間，看著院子裡正辛勤掃著枯葉的學生們，向來熱

愛清淨的他不禁欣慰地點了點頭，臉上浮現出慈愛的笑容。 

他年逾古稀，德高望重，乃是書院的所有者兼唯一的教書夫子。深吸一口清新甘

甜的空氣，段山長在心中默默感慨：生命是多麼的美好，生命是多麼的精彩…… 

而就在下一刻，一個不和諧的聲音把一切都毀了—— 

「夫子！夫子！救命啊！」 

看著面前剛掃好沒多久又被踩得稀爛的枯葉，段山長微一皺眉，衝著來人道：「大

清早的，何事大呼小叫？看看這院子被你弄成什麼樣了，罷了，等會便由你來打

掃吧！」 

正在掃地的眾學生聞言「耶」了一聲，立刻扔了掃帚，一哄而散吃早飯去了。 

「夫子，事情緊急，我、我也是沒辦法啊！」書院中第二不成器的學生——純淨，

一臉無辜地走上前來。 

段山長一聽這話，就知道麻煩一定是出自他那個第一不成器的混蛋學生了，便歎

了口氣，道：「哎，純潔他又怎麼了？」 

「純潔師哥讓我十萬火急前來求救，他說他……他要被人強暴了！」 

此話一出，原本正要去飯堂的眾人步子登時一頓，齊刷刷地回過頭來。 

一記肅殺的眼神把人驅散了，段山長抬手在純淨的頭上敲了個栗爆，呵斥道：「混

帳，一大清早就這麼胡言亂語，成何體統？」 

「夫子啊，師哥說他真的危在旦夕、貞潔不保啊，你去看看就知道了！」純淨淚

眼汪汪地捂著腦袋，委屈道：「再說這事也不是頭一回了，師哥實在沒轍啊，只

有等夫子你來解圍了！」 

「罷了罷了，趕緊帶為師過去吧。」段山長無奈搖頭，這純潔惹是生非的功力他

是領教過的，如果不趕緊將麻煩扼殺在搖籃中，誰知道還會鬧出什麼么蛾子來。 

果然，剛到院子門口，就看見一個斷成兩截的掃帚正十分淒涼地躺在四散的落葉

中，再往遠看，門外的老槐樹邊，一上一下、一男一女兩個人，正大眼瞪小眼地

對視著。 

哎，純潔來到書院才不足兩個月，這都第幾十次了……段山長扶了扶額，無語凝

噎。 

樹上呈馬猴狀扒著的那人，一看見他立刻如蒙大赦，遠遠地揮手哭號道：「夫子，

夫子，你可算來了！趕快救學生於水火中啊！」 



樹下站著的姑娘則是一身粉色衣裙，容貌嬌俏靈巧，只是腮幫子氣鼓鼓的，顯出

了幾分兇悍的模樣，聽了純潔的呼救，她單手扠腰，伸出一根玉筍似的指尖往樹

上一指，怒道：「每次都搬你的夫子來當救星，算什麼男子漢？蘇門錦，有種你

下來，咱們今天把話說清楚了！」 

樹上那有心好好學習奈何不得清淨的純潔師哥，一聽這話又揮舞著四肢，嚇得趕

緊朝上爬了幾下。 

他的確生得相貌出眾，即便穿著那千篇一律且半新不舊的書院統一服制，也絲毫

不影響眉目間的俊朗清秀，反而平添了幾分仙逸出塵的感覺。 

確定了高度安全，純潔小心翼翼地偏過頭，朝下面看去，無奈道：「這位姑娘，

在下已經說過好多次了，我乃無名小卒一個，為了考取功名，才特地背井離鄉來

到這清宏書院刻苦讀書，真的真的真的不是妳口中的那什麼蘇門錦！妳便行行好，

放過我吧！」 

「少來矇我！蘇門錦那殺千刀的，就是化成灰我也能認得出，更何況只是換了身

打扮，改了個名字？」姑娘一臉不信的表情，咄咄逼人道：「有種就告訴我你的

本名叫什麼，哪裡人？」 

因為段山長他老人家記性大不如前，就效仿寺院，強制要求進入書院的學生都得

改成「純」字輩，且只有兩個字的名字——這樣他實際需要記住的就只有一個字

了…… 

聽了姑娘的要求，純潔半刻也沒有猶豫，馬上連珠炮似的道：「在下本名李狗蛋，

馬欄鄉村桿秤鎮蓮花溝人氏。父親李鐵柱，母親劉桂芳，家中還有三個哥哥，分

別名喚李鋼鎖、李大鍋、李秤砣……」 

「好了好了……」姑娘一陣無語，只能打斷他道：「那、那你為什麼每次一見我

就跑？這次都躲到樹上去了，分明就是理虧，不敢和我當面對質！」 

「哎，我為什麼躲到樹上去，姑娘妳、妳又何必明知故問呢……」純潔苦著臉歎

了口氣，手上越發把樹幹抱得緊了，「我被妳逮到的時候，哪一次不是還沒開口

就先扒衣服扯褲子的？上次不過是跑得慢了些就被妳按在地上，連袍子都給撕爛

了！還有上上次，還好我及時扯住了褲帶，否則、否則……」 

「如果不是你自己見了我就跑，我幹麼要拉你衣服？」姑娘聽聞此言，一張鵝蛋

臉紅了紅，「再、再說了，我什麼時候扯你褲子了？」 

「明明扯了！」 

「明明沒有！」 

「就扯了！」 

「就沒有！」 

「扯了！」 

「沒有！」 

兩人這麼鬥了一會兒嘴，粉衣姑娘一跺腳，對著樹上發出最後通牒，「我不和你

繞彎子了！蘇門錦，你到底下不下來？」 

「姑娘，在書院內，在下叫『純潔』；書院外，在下名喚李狗蛋，蘇門錦什麼的，



不認識啊。」 

話音剛落，一顆石子就擦著耳邊飛過去了。純潔一愣，還沒回過神，又一顆更大

的飛了過來，這一次——正中眉心。 

只聽「嗷——」、「啪嘰——」、「啊——」三聲，人已經在眾目睽睽之下，以狗啃

泥的姿勢落了地。 

眼看著那姑娘拍拍手上的灰塵，挽起袖子衝上去，一副要揍純潔的模樣，段山長

知道不能只顧著圍觀了，便趕緊帶著純淨擋在了前面。他清了清嗓子，慢條斯理

地道：「書院乃是清淨讀書的地方，不得喧譁，鍾姑娘有話好好說，還請不要動

手。」 

「夫子，清官難斷家務事，這件事只有我和蘇門錦面對面才說得清楚！」身為常

年上門騷擾清淨的「熟客」，鍾若晴客客氣氣地越過了段山長，衝地上的人大聲

質問道：「蘇門錦，你好端端的幹麼裝死？如果不是我那天出遊無意中在這裡看

見你了，你是不是、是不是打算一輩子不讓我知道？」 

她說著忽然委屈起來，咬咬下唇，大眼睛裡隱隱附上了一層水霧，腳下卻絲毫沒

有因此而變得溫柔，反而十分不客氣地朝人踹了一腳。 

這一腳下去，地上那死魚一般挺屍的人卻忽然一扭身吐出一口血來，隨後身子一

抽，滿臉鮮血地歪倒在一旁，真成死魚了。 

「師哥你怎麼了，你醒醒啊師哥！」純淨連忙衝過去要將人馱起，無奈個子太小

力道不夠，只能招呼著眾師哥將人四腳朝天地抬了起來，飛速往院子裡跑。 

鍾若晴被這一幕驚得呆了呆，原本氣得泛了桃紅的面容此刻只剩下無措的表情，

她轉頭看向一旁的段山長，道：「夫子，他、他這是怎麼了？」 

「大概……是宿疾吧……」段山長嘴角抽搐著歎了一口氣，只道：「哎，那什麼……

時候不早了，院中皆是男子，不宜相留，姑娘還請早回吧。」 

留下此言，他看了看身後那抹粉色影子，搖搖頭，轉身離去。 

 

關了院門，段山長歎了口氣，轉頭瞅了瞅被人抬著正往房裡送的純潔，厲聲喝道：

「混帳，你還要裝到什麼時候？」 

純潔聞言，起初只是把眼睛睜開一條縫，不放心地往周圍掃視了一眼，確認危險

已經解除，這才一躍而起，用衣袖將嘴角的「血跡」一把擦了個乾淨，道：「想

不到這不知名的紅果子不僅味道不錯，關鍵時刻還能救命！」 

說話間，他俊朗面容滿是老不正經的笑意，哪裡還有剛才半點要死不活的模樣？ 

段山長無語地搖搖頭。 

純潔卻笑咪咪朝他一揖，道：「方才可多虧夫子解圍，否則學生可真要清白不保

了！」說完又跟個沒事人似的，對一旁莫名其妙的眾師哥們一一謝過。 

「你自己胡鬧，卻連為師也拖下水來，實在是……哎！」段山長看著他這副樣子，

覺得頭疼，卻又拿他沒辦法。只能歎氣再歎氣，隨後放其他的學生先去吃早飯。 

如果不是送他進來的那人身分太過了得，自己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把這樣的麻煩學

生弄進來的，成天捅婁子不說，還總連累自己一起收拾爛攤子。 



「罷了，罷了！只是看那位姑娘的性子，你怕是躲得了今日也逃不過明日。既然

決意入我清宏書院學習，便摒除外物紛擾，不考取功名誓不甘休！至於其他的陳

年舊事，你且自己處理妥當，若有下次，為師可不會再替你周全了！」待到院中

只剩下他們兩人的時候，段山長語重心長地勸誡了他一番，才擺擺手道，「今日

小懲大誡，你把院子掃乾淨再吃早飯吧！」 

「多謝師父，師父慢走——」純潔乖乖地拖著長音，待到人影消失在遠門外，他

忽然揚聲，道，「純淨！快出來！」 

話音落下，一個人慢悠悠地到了近前，正是他唯一的小師弟——純淨。 

既然要好，有難怎可不同當？純潔將掃帚往純淨手裡一塞，道：「快把院子掃乾

淨，夫子說掃乾淨了咱們才能吃早飯！」 

「夫子說的明明是讓你掃地，怎麼又賴我身上了？」純淨接了掃帚，一邊不情不

願地在地上扒拉著，一邊低聲抱怨道。 

「你放心，師哥為人仗義，一定會耐心等你掃完了再吃飯。」純潔全當不曾聽見，

逕自走到院牆底下站定，隨手捋了捋自己的頭巾，「你別慌，慢慢掃就是了！師

哥絕不催你！」 

話雖這麼說，但純淨掃地的過程中，耳根子就沒清淨過。 

「純淨莫慌，師哥肚子真的沒有叫哦！」 

「純淨慢慢掃，千萬不要急，記得要掃乾淨一點哦！」 

「純淨，師哥和你一樣，一點也不急哦！」 

「純淨你別誤會了，師哥不是在催你哦，真的不是在催你哦！」 

…… 

正當純淨被這聒噪煩得恨不能撞牆的時候，卻驟然聽到一聲「福音」：「師哥去趟

茅廁，你繼續掃啊！」 

鬆了口氣，心想世界終於清淨了，手上動作也頓時變得麻利。 

然而等到純淨打掃完畢之後，純潔卻跟掉進了茅廁似的，還沒回來。 

擺好掃帚，純淨四處喚了喚，不見人影，正準備去找，轉念一想，決定還是先去

飯堂為上。 

 

一炷香的時間後，純淨捧著從飯量日益見長的大師哥的手中搶來的四個饅頭，終

於在東院一處起眼的角落裡，找到了趴在牆頭的純潔。而且，對方因為太過專注，

似乎根本沒發現自己的到來。 

躡手躡腳地跑過去，純淨順著純潔的目光朝外面一望，恰好看到了院門外，那片

剛發生了小小糾紛的空地。 

不過這時候，門外早已沒了人，只有那棵萬年不變的老槐樹而已。 

面上掠過一絲不懷好意的笑，純淨深吸一口氣，湊到他耳畔剛準備大吼一聲時，

卻被純潔搶先著開了口。 

「鬼鬼祟祟的，幹麼？」那聲音懶懶散散的，顯然早就知道他來了。 

純淨的動作懸在一半，只好把卡在喉嚨裡的那口氣憋了回去，撓撓頭道：「師哥，



你躲在這裡幹什麼？該不會是……偷偷看人家姑娘吧？」 

純潔聞言，回頭看他一眼，不說話，只是嘴角邊還殘餘著一抹慵懶而不羈的笑。 

那算得上是他的招牌笑容了，彷彿被刻在了臉上一般，不管什麼時候都如影隨形。

這種笑容若是帶上了街，一定能閃瞎許多花癡少女的雙眼，只可惜在這清一色男

學生的清宏書院裡並沒有什麼用武之地。 

「不會是真的吧？師哥，夫子說了，既然來到清宏書院，就要心無旁騖地讀書考

功名，找姑娘娶媳婦什麼的，會分散人的心智，是要嚴令禁止的！」純淨說到這

裡，忽然想起什麼似的，揚起手上的包子啃了一口，神祕兮兮地笑道：「嘿嘿，

不過孔夫子也說了，食色，性也。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師弟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要不這樣吧嘿嘿，事情我替你保密，包子讓給我一個，怎麼樣？」 

「讓你個大頭鬼！剛才廁所滿員了，師哥我在這裡偷偷解決一下不行嗎？」純潔

在他頭上敲了一下，然後順手把屬於自己的兩個包子搶了過來，頓了頓，又抬手

一指純淨腳下，笑得人畜無害，「哦對了，剛好就在你腳下這個位置解決的。」 

純淨吃包子的動作瞬間僵硬。 

而那廂純潔已經伸著懶腰走遠了去，聲音因為嘴裡塞著包子而有些含糊，「騙你

的！走啦走啦，去飯堂看看還有沒有剩下稀粥。」 

說完他停下腳步回過身，彷彿是要等純淨過來，然而目光卻不著痕跡地放遠抬高，

越過那道矮牆，虛虛地望向空中。 

只可惜，以他現在的位置，能看到的只有院子外那棵老槐樹上若隱若現的樹冠而

已。 

他微微瞇了眼，唇邊慣有的那抹笑意略略凝固了幾分，片刻之後，才恢復如常。 

 

 

鍾若晴一路狂奔著回到了家，等爬自家後院的牆頭時腦中靈光一閃，忽然意識到

自己好像是……被耍了…… 

她又不是武林高手，對方也不是病弱少女，哪至於一腳就踹吐血啊？ 

於是她以騎在牆頭的姿勢，狠狠地掰斷了近處的一根小樹枝，以洩心頭之憤。 

這不大的聲音卻驚動了房內的人，窗戶很快被推開，丫鬟詩琴探出腦袋，小心地

朝周圍看了看，瞅見牆頭上的影子，趕忙壓低聲音道：「小姐，快下來啊！小心

被人看見！」 

鍾若晴扶著牆邊的梧桐樹，輕車熟路地跳下牆根，飛快地回了屋子。 

詩琴十分配合地掩上了門，邊遞上了茶杯邊問：「小姐，今天情形怎麼樣啊？」 

「別提了，居然被他裝吐血混過去了！」鍾若晴氣鼓鼓地搖頭，接過茶杯喝了一

大口，又重重地放下，「哼，要不是我怕爹娘發現趕著回來，一定跟他死磕到底！」 

詩琴被她的氣勢震懾到，忍不住問：「小姐啊，妳真的確定那就是姑爺嗎？會不

會……只是長得像而已？畢竟如果真的是他，又為什麼會對小姐避而不見呢？」 

「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啊！沒準兒他是墜河失憶了，或者……」鍾若晴也跟

著擰了眉，想著想著，忽然一拍桌子，道：「難道他想裝死悔婚不成？」 



「怎麼會呢，小姐，能攤上這門親事，姑爺肯定高興還來不及呢。」詩琴笑嘻嘻

地安慰道：「想過去咱們府門外，多少人排著隊等著小姐答應提親，都……」說

到一半，忽然想起什麼，瞬間捂嘴收聲。 

鍾若晴卻已經猜到了什麼，瞪著她問：「是不是今天媒人又被打回來了？」 

詩琴咬著下唇，點點頭。 

鍾若晴瞇起眼，「怎麼說的？」 

詩琴小心地問：「小姐，妳……真的要聽實話嗎？」 

鍾若晴一狠心，「說！」 

詩琴弱弱道：「媒人說，她跑遍了京中幾大家族，都……都沒答應。」 

蘇門錦下葬後不久，蘇相便認了鍾若晴為乾女兒，怕她因為蘇門錦的事情而被牽

累，反而積極主動地聯繫媒人，替她說親。 

只可惜，結果不甚理想…… 

所以對於詩琴的話，鍾若晴已經毫不意外了，想了想，卻到底還是不死心地問：

「這次又是什麼理由？」 

「還不是那些陳詞濫調，」詩琴的聲音又低了幾分，「說什麼小姐還沒出嫁就剋

死了未婚夫君，這剋夫的功力不是一般的深厚，沒人……敢答應。」 

鍾若晴臉色難看了一點，嘴上卻還在問：「還有呢？」 

詩琴的聲音已如蚊蚋，「還有的說，妳因為思念姑爺，終日精神恍惚，不太正常，

所以……也不敢答應。」見自家小姐的臉已經黑得跟鍋底似的了，忙又道：「不

過、不過也不是完全沒人答應！還是有一家表示對小姐頗為有意的！」 

鍾若晴的雙眼亮了亮，「哪家？」 

「西街豬肉鋪的熊掌櫃在鄉下有個親戚……」 

「不能忍，簡直不能忍！」鍾若晴拍案而起，終於破了功，「蘇門錦這個殺千刀

的混蛋！」 

想當年，鍾若晴憑藉著京中首富的出身，加上雖然不算天仙絕色但也屬於上乘的

容貌，怎麼著也稱得上是「京中一枝花」了，在和蘇門錦訂親前，上門提親的媒

人就從沒斷過。 

後來和青梅竹馬蘇門錦的親事定了下來，雖然他倆從小就不怎麼對盤，離琴瑟和

諧什麼的還差得很遠，但鍾若晴心裡卻還是很得意的，就衝著蘇門錦那樣貌身家，

閨中密友裡的那些富家小姐們，誰不是對她羨慕嫉妒恨，恨不能咬碎一口貝齒？ 

誰料風水輪流轉，如今的她背了個剋夫以及精神失常的名頭，不僅沒人提親，就

連派出去的媒人也無功而返。 

總結起來，就是她從此嫁不出去了……想到這裡，鍾若晴身形一晃，只覺頭頂炸

起一道晴天霹靂。 

可問題是，如果人是真死了也就罷了，偏生那個始作俑者此刻正優哉游哉地躲在

某個書院裡過著小日子，自己卻要在這替他收拾爛攤子，鍾若晴越想越覺得氣不

打一處來。 

「那個混蛋，不把他揪出來老娘誓不為人！」趴在桌上牛似的喘著氣，她咬牙切



齒地道。 

詩琴在旁邊幫她順著氣，小心道：「可是、可是就算那個純潔就是姑爺，他不認

帳，又要怎麼辦才好啊？」 

鍾若晴咬著下唇想了半晌，忽然坐起身來，神神祕祕地朝她招了招手。 

詩琴湊過去，聽她小聲地說完了自己的計畫，表情立刻變得十分複雜，「小姐，

這樣……真的好嗎？」 

「捨不著孩子套不著狼，不入虎穴，焉得漢子！」鍾若晴眼裡閃爍著「這麼好的

主意哪兒找去啊」的光芒，一拍桌子道：「就這麼定了！」 

 

 

仲夏時分，一大清早的太陽便格外的烈了。 

清宏書院的大門外，純潔睡眼矇矓地打了個大哈欠，一邊拿掃帚在地上胡亂劃拉

著，一邊琢磨著待會兒早膳要怎麼從大師哥手裡搶回自己的包子，再說服三師哥

從二師哥那兒多騙一個包子回來，好拿來獻給四師哥拉拉關係。 

正想著，忽然聽見車馬聲從遠處傳來，車輪滾滾，在這清晨無人的時候顯得格外

分明。 

為了讓自己的學生們遠離充滿誘惑的花花世界，段山長特地將書院建在了一個鳥

不拉屎的深山老林裡，這地方離京城遠了十萬八千里，絕對清淨無擾，就算是有

學生想半途而廢也沒辦法自己跑回家去。 

而今天書院竟然有人找上門來？這實在是件稀奇事！這樣想著，純潔停下手中的

事，伸著脖子朝聲音的來源處看去。 

很快，一輛馬車從蜿蜒的小道那頭出現，往這邊而來，不多時便停在了眼前。 

那馬車極為寬大，裝飾也十分富麗華美，一看就是出自有錢人家，然而在看清趕

車人模樣的時候，純潔卻跟見了鬼似的扔了掃帚拔腿就往院門裡衝，卻發現段山

長穿著他那件簇新的外袍已經站在了門檻內，四大師哥以及各種小嘍囉也各自打

理得人模狗樣地跟在後面。 

「今日有貴客來訪，」段山長搶在純潔之前開了口，「快整整你的衣裳，跟為師

出門迎接。」 

餘光看了一眼身後的車馬，純潔嚥了嚥口水，道：「夫子，學生……學生拉肚子！」 

「憋著！」段山長目光瞪了他一眼，十分威嚴地扔下這兩個字，然後逕自朝外面

走去。 

小伎倆被識破，純潔沒了法子，只得拿衣袖遮了臉，藏頭露尾地跟在最後。 

院門外的空地上，那輛大馬車已然穩穩地停了下來，車簾被撩開，一對老年夫婦

從裡面徐徐走出，兩人衣衫華貴精緻，舉止文雅，同這馬車的檔次十分相稱。 

段山長迎了上去，拱手一禮，道：「鍾老爺同夫人別來無恙。」 

鍾家夫婦也客客氣氣地還了禮，雙方寒暄了幾句，倒也沒有繞圈子便直接進入了

主題。 

「山長，小女此刻就在車內。」鍾老爺朝馬車內看了看，歎了口氣，道：「實不



相瞞，自打蘇家公子出了意外後她便跟丟了魂似的，全無精神，前些時日更是大

病一場，臥床多日，近來稍稍好轉些許，忽然提出要尋個去處避世清修，在下一

時便想到了段山長這裡。」 

在此之前，清宏書院是從未收過女學生的，然而段山長早年曾經歷過一段窘迫的

時光，險些餓死在路邊，虧得蒙鍾家接濟才保住一命，故而前幾日收到鍾老爺的

書信時，他雖頗有些為難，卻也只能答應下來，誰讓他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

呢…… 

「人倒是說女子無才便是德，但老朽卻不這麼認為。女子讀書雖無法考功名，卻

能增長才學，修身養性，調理心智，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小姐能有此願望，

老朽之心甚慰。」段山長和藹一笑，稍稍側身，「西院的廂房已然備好，只待小

姐入住。」 

「有山長這句話，我們便放心了。」洛陽首富鍾老爺釋然地歎了口氣，實則他倒

沒有想這麼許多，只希望自家女兒能在旁的事情上分分心，不要再每日念叨那蘇

門錦便好。回過頭去，他對著馬車喚道：「詩琴，快將小姐扶下來。」 

聲音落下，鍾家小姐便在丫鬟的攙扶下慢悠悠地走下了車。 

看清對方的面容，段山長額上突突一跳，隱隱覺得自己頭疼病又要犯了。 

哪怕此時的鍾若晴面色比鬼還蒼白，行動比西施還嬌弱，但那張臉對他於來說卻

是熟悉得不想再熟悉了…… 

段山長深居簡出，對外面的事情縱是偶然間聽過也不怎麼上心，更不會細想，這

個時候他把前事來回地琢磨了一遍，這才痛心疾首地發現，「對未婚夫婿思念成

疾的鍾家小姐」和「院門外叫囂著要找蘇門錦的鍾姑娘」……竟然是同一個人？ 

而與此同時，眾學生中有見過鍾若晴的也立刻恍然大悟，竊竊私語地表示同情，

難怪這姑娘前些時候每天都來這裡圍追堵截，找什麼「蘇門錦」，原來是因為死

了未婚夫而精神失常嗎？那還是可以理解的…… 

鍾若晴對一切恍如未見，只專心發揮著自己的演技，擺出一副嬌弱非凡且絕對不

曾見過段山長的模樣，她幽魂一般地飄上前去，弱聲弱氣地道：「小女子見過段

山長，今後……還請夫子多多關照了。」 

欠身的時候腳下一軟，險些摔倒，又將周圍人驚出了一陣雞飛狗跳。 

段山長脆弱而老邁的小心肝哪裡禁得起這樣的折騰，忙不迭道：「鍾小姐身子不

濟，就不必多禮了，外面風大，趕緊進屋，趕緊進屋！」 

說著便請神一般地把鍾家三人擁入了院子。 

「喂，你看到人沒有？」鍾若晴用手背擋住前額，嬌弱而緩慢地走著，一雙眼卻

不住地在人群中搜尋著什麼。 

詩琴在一旁攙扶著她，搖搖頭，壓低聲音道：「沒看到模樣類似姑爺的人啊。」 

鍾若晴只得暫時作罷，心中暗想那混蛋果然狡猾，一看她帶著爹娘來了就趕忙躲

起來了。 

罷了罷了，反正自己都混進這清宏書院來了，還愁以後沒機會挖他老底嗎！ 

 



等到眾人浩浩蕩蕩地進了門，純潔才從大門後面探出半個身子來，朝裡面瞅，在

人群中搜索了片刻，終於定位到病歪歪的鍾家小姐，想起鍾老爺剛才說的「大病

一場」，他不禁皺了皺眉，明明幾天前還那麼生龍活虎的，怎麼說病就病，還病

成這副模樣了？ 

正此時，卻見鍾若晴微微側了過頭，衝旁邊一個師哥禮節性地微笑了一下，那一

笑的瞬間，臉上「唰」地掉下一層白粉來。 

純潔：「……」果然是自己想太多了嗎……不過人居然都追到這裡來了，以後的

日子怕是有點麻煩了。 

 

鍾老爺同鍾夫人在屋內小坐了片刻，又拉著鍾若晴的手叮囑了半晌，這才依依不

捨地離開。 

臨走之前，鍾老爺還主動提出給清宏書院捐助五百兩的銀子，以表對段山長的感

謝之情。 

望著馬車漸行漸遠，段山長手捧銀子站在院門外，風中凌亂…… 

已經有了一個麻煩的純潔還不夠，現在居然連他那個說不清楚的冤家也摻和進來

了，他這清宏書院還能繼續保持清淨嗎？ 

 


